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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歌
手
孟
庭
葦
回
憶
剛
出
道
時
的
經
歷
，
說
到
曾
被
身
邊
的

人
出
賣
。
那
時
她
尚
未
成
名
，
只
是
普
通
歌
手
。
助
理
也
是
個
女
孩

，
跟
她
年
齡
相
倣
，
兩
人
私
交
甚
好
。
有
一
次
，
她
去
參
加
一
個
活

動
，
由
於
助
理
事
先
通
知
時
，
弄
錯
了
時
間
，
導
致
她
遲
到
了
半
個

小
時
。
主
管
很
生
氣
，
後
果
很
嚴
重
，
當
即
把
兩
個
人
一
起
叫
來
。

主
管
怒
氣
沖
沖
，
質
問
助
理
，
為
什
麼
犯
下
這
麼
嚴
重
的
錯
誤
？
助

理
嚇
壞
了
，
面
如
土
色
，
居
然
當
面
撒
謊
，
說
不
是
我
通
知
錯
了
，

是
她
記
錯
了
時
間
。
把
責
任
全
推
給
了
孟
庭
葦
，
孟
庭
葦
感
到
非
常

委
屈
，
卻
沒
有
當
場
戳
穿
助
理
的
謊
言
，
忍
氣
吞
聲
替
人
孭
了
黑
鍋

。
時
隔
多
年
，
別
人
問
她
，
為
什
麼
不
向
主
管
當
面
澄
清
？
孟
庭
葦

平
靜
地
說
：
我
做
不
出
來
，
怕
她
下
不
了
台
，
看
見
別
人
尷
尬
，
我

會
更
尷
尬
。
只
此
一
句
，
我
陡
然
發
覺
，
眼
前
這
個
中
年
女
人
，
比

起
十
年
前
大
紅
大
紫
時
更
美
麗
了
，
愈
發
大
氣
從
容
。

內
地
電
視
上
看
到
一
條
新
聞
。
一
個
二
十
多
歲
的
小
伙
子
，
眉

清
目
秀
的
樣
子
，
赤
身
裸
體
，
大
晴
天
打
着
黑
雨
傘
，
興
高
采
烈
地

招
搖
過
市
。
三
三
兩
兩
的
路
人
從
他
身
邊
飄
過
，
或
投
來
驚
異
的
目

光
，
掩
鼻
而
逃
，
或
見
慣
不
怪
，
一
笑
而
過
。
圍
觀
的
市
民
看
見
記

者
來
了
，
紛
紛
對
着
鏡
頭
抱
怨
，
都
兩
個
多
小
時
了
，
就
讓
他
這
麼

影
響
市
容
，
也
不
見
有
人
來
管
管
。
記
者
打
了
一
一
○
電
話
，
警
車

很
快
趕
到
，
下
來
兩
名
威
嚴
的
警
察
，
把
裸
體
男
子
押
上
了
車
，
呼

嘯
而
去
。
地
方
電
視
台
喜
歡
播
些
群
眾
喜
聞
樂

見
的
社
會
新
聞
，
編
導
特
別
有
創
意
，
給
畫
面

配
上
《
男
兒
當
自
強
》
的
音
樂
，
極
具
喜
劇
效

果
。
一
個
正
在
遭
遇
不
幸
的
精
神
病
人
，
不
幸

又
被
拿
到
大
庭
廣
眾
之
下
，
供
大
家
欣
賞
取
樂

。
假
如
男
子
的
親
人
看
到
這
一
幕
，
想
必
無
比

尷
尬
，
肯
定
笑
不
出
來
。
不
是
說
不
可
以
娛
樂

，
我
只
是
多
少
感
到
遺
憾
，
那
麼
多
人
圍
觀
，

假
如
有
一
個
人
挺
身
而
出
，
哪
怕
找
一
塊
破
布
給
他
遮
羞
，
或
許
人

們
的
快
樂
可
以
變
得
更
加
純
粹
，
更
加
持
久
一
些
。

美
國
一
位
作
家
說
：
﹁經
驗
告
訴
我
，
人
類
對
於
發
生
在
他
人

身
上
的
不
幸
，
有
着
並
非
輕
微
的
快
感
。
﹂
從
前
老
是
懷
疑
，
此
人

是
否
過
於
陰
暗
，
憑
什
麼
一
竹
竿
打
翻
一
船
人
？
漸
漸
有
點
信
了
，

人
有
審
美
的
需
求
，
有
時
也
樂
意
審
醜
。
朋
友
說
，
看
過
那
麼
多
選

秀
節
目
，
最
精
彩
的
部
分
其
實
還
是
海
選
，
你
看
那
些
人
走
音
跑
調

，
在
電
視
上
大
出
洋
相
，
多
有
意
思
！
外
行
看
熱
鬧
，
內
行
看
門
道

，
這
位
朋
友
深
刻
領
悟
到
了
節
目
編
導
的
良
苦
用
心
。
興
許
他
並
未

意
識
到
，
台
上
的
人
都
是
一
面
鏡
子
，
當
他
望
眼
欲
穿
，
無
時
不
刻

期
待
別
人
出
醜
時
，
首
先
看
見
了
自
己
的
醜
陋
。

記
得
小
時
候
，
母
親
常
叮
囑
我
，
失
意
人
前
莫
說
得
意
話
。
那

時
並
不
十
分
懂
得
，
只
是
依
稀
覺
得
，
母
親
的
話
肯
定
錯
不
了
，
於

是
謹
記
在
心
，
依
言
照
做
。
長
大
了
，
漸
漸
若
有
所
悟
，
許
多
東
西

與
金
錢
地
位
無
關
，
與
成
功
失
敗
無
關
︱
︱
只
有
當
你
不
再
欣
賞
別

人
的
尷
尬
，
你
才
真
正
走
向
了
高
貴
。

歷史學學者雷頤
寫了本書《歷史：何
以至此》，這是一部
文集。

在序言裡作者講
， 「這本小書所談的
『人和事』最多只是

滄海一粟。好在 『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陽
的光輝』，或許，這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吧。」從書名看，作者是有疑問的，他將
疑問公之於眾，想和讀者一起來探討。

書的最後一篇題目就叫做《何以至此
》，該篇的最後一段節錄了一九六六年五
月十七日鄧拓自殺前留下的遺言： 「作為
一個共產黨員，我本來應該在這一場大革
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
舊病都復發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
增加負擔。

但是我的一顆心永遠向着敬愛的黨，
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
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
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
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社
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
歲！」

一位讀過此書的年輕朋友，不相信會
有如此遺書。他問我這個經歷過 「文革」
的人： 「世上會有這種事麼？」我不是歷
史學學者，不能對個別的人和事下什麼斷
語，但我經歷過 「文革」，相信在那時的
確可能發生這種事。我提醒這個年輕人去

讀一讀季羨林寫的《牛棚雜憶》，對於那個時代人們的所
思所為，書中有真切的記錄，若仔細去讀，可能對歷史的
那一頁有所了解。

如今的年輕人不了解 「文革」的不是少數，學者于建
嶸講了一件讓他難以釋懷的事。老于陪一位年輕的法學博
士參觀北京通州的宋莊美術館，博士指着遇羅克的雕像問
他：遇羅克是什麼人？老于吃了一驚。一九六六年，正當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風行之時

，遇羅克寫出了《出身論》予以痛批，並因此在一九七○
年三月五日被判極刑，當時他僅有二十七歲。一九七九年
，此案平反，慘情揭露，震驚全國。遇羅克這個年輕人，
之所以讓千萬人為之動容，是他在那個荒誕年代獨立思考
的自覺和能力，是他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熱血和勇氣，
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 「天真」。

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偉大力量
。于建嶸認為，法學博士對遇羅克一無所知，是一件嚴重
的事情。首先，這位博士出身名校，這所學校歷來是思想
前沿之地，是關心獨立思考思想自由的人集中的地方。其
次，身為法學博士，卻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缺乏興趣，缺
乏因堅持獨立思考而與現實產生矛盾的困惑，抑或缺少讀
書看報的良好習慣。更重要的是，法律離不開對公平、正
義等價值判斷的追求，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不能不說
是一種遺憾。

一九九八年，在《牛棚雜憶》的序言裡季羨林寫道：
「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

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
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今天
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
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
樣匪夷所思的事情。」

十多年前的青年人不清楚 「文革」是怎麼回事，季羨
林是看明白了，真希望他的 「杞憂」，不要不幸而言中。

來 到 揚 州 ，
「揚州八怪紀念館

」絕對值得一看。
當年， 「揚州

八怪」的境遇多是
落魄無依、孤苦清

冷。有意味的是，現在的紀念館東臨文
昌商業圈、西接蜀岡風景區，處於眾所
周知的熱鬧繁華地帶。為什麼要在此建
紀念館呢？原來這裡過去是一個叫西方
寺的寺院， 「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曾
寄居於此，是 「揚州八怪」搞探討交流
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

「揚州八怪」為什麼能在當時聞名
並傳播於後世？究其原因，就在其中的
一個 「怪」字上。

「揚州八怪」所處的清朝康雍乾時
代，各地出現了眾多畫派，影響最大的
莫過於以遵守古法為原則的虞山、婁東
畫派了。 「揚州八怪」當然也尊重傳統
，但他們既繼承前人的創作方法，又強
調要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到生活中
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作品要有
強烈的個性。譬如展廳內影印的鄭板橋
的《墨竹圖》，看着畫上 「衙齋臥聽蕭
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的題詩，人們
似乎已經覺得畫面上傳來了風吹竹葉的
蕭蕭之聲。還有金農首創的 「漆書」。
「漆書」的毛筆像扁平的刷子，寫出的

字則凸出於紙面，可謂個性鮮明、獨步
古今，尤其在當時是頗為驚世駭俗的。

在 「揚州八怪」之中，名氣最大的
肯定是鄭板橋了。鄭板橋不僅有大量書
畫傳世，有關他的軼事奇聞也是最多。
可據導遊講，從學問素養和藝術成就上
來說，金農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關
於這些，眼前的 「揚州八怪紀念館」就
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因為紀念館位於金

農的居住地， 「揚州八怪」們是經常到這裡找金農搞
聚會活動的。金農的寄居室位於原來寺院的方丈室，
前一進是佛堂，後一進是金農的客廳、畫室和臥室。
金農一生窮困潦倒，在這裡居住時卻有一個最開心的
事，就是收了 「揚州八怪」中年齡最小的羅聘為入室
弟子。七年的師徒生活，兩人亦師亦友亦父子，建立
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身處 「揚州八怪紀念館」，在感嘆 「揚州八怪」
藝術成就的同時，我想得最多的卻是 「揚州八怪」與
「唐宋八大家」的異同。首先，他們都有着一個政治

穩定、經濟繁榮、民生富足的社會背景；當然更多的
還是不同之處， 「唐宋八大家」都是全面的、綜合素
質很高的人，是具有 「共性」的代名詞， 「揚州八怪
」則代表了某一技藝的高超要領和方法，體現的是
「個性」。

很多人小時候都有一個夢想，就是長大後成名成
家，做一個有影響的大人物。可是，受天時地利人和
，受環境氛圍和運氣成分的影響，最終真正能實現的
又有多少人呢？對此，我們是否可以換個思路，能成
就大家風範當然更好，如果不成，就努力去做個有個
性的 「八怪」，爭取在某個領域甚至某個小的方面有
所發展、有所成就。

倘能如此，也不失為一種成功的人生之路。

香
港
為
人
熟
知
的
﹁讀
書
﹂
雜
誌
，
是
杜
漸
編
的
《
開
卷
》

（
一
九
七
八
）
和
《
讀
者
良
友
》
（
一
九
八
四
）
。
這
兩
套
雜
誌

前
後
出
版
歷
時
八
、
九
年
，
共
出
數
十
期
，
影
響
不
少
。
其
實
，

一
九
八
七
年
還
有
一
種
《
讀
書
人
》
也
相
當
有
份
量
，
可
惜
只
出

了
七
期
，
歷
史
短
，
發
行
不
夠
廣
，
才
為
人
忽
略
。
《
讀
書
人
》

的
編
者
馮
偉
才
是
本
地
成
長
的
學
人
，
他
愛
書
、
寫
書
，
當
過
報

刊
編
輯
，
開
過
書
店
，
現
時
在
大
學
裡
教
書
，
對
推
動
讀
書
風
氣

極
具
熱
忱
。

《
讀
書
人
》
創
刊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五
月
，
大
三
十
二
開
本
，
創
刊
號
只
有
六
十
四

頁
，
﹁騎
馬
釘
﹂
；
後
來
增
至
八
十
頁
，
才
有
﹁書
脊
﹂
，
插
在
書
架
上
才
似
一
本
書

，
容
易
尋
找
。
《
讀
書
人
》
的
最
大
特
色
是
封
面
、
封
底
均
用
同
一
構
圖
，
直
到
後
來

復
刊
的
二
十
多
期
《
讀
書
人
》
，
都
用
此
設
計
。
一
九
八
七
年
版
的
《
讀
書
人
》
僅
出

七
期
，
我
現
存
一
、
四
、
六
等
三
冊
，
發
現
它
着
重
書
訊
、
評
介
和
書
摘
以
外
，
還
有

專
題
、
焦
點
人
物
及
座
談
會
等
欄
目
。
像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創
刊
號
，
專
題
是
《
香
港

常
見
英
漢
字
典
優
點
與
缺
點
》
，
專
題
座
談
則
是
由
尊
子
、
馬
龍
、
楊
維
邦
…
…
等
人

談
蔡
志
忠
的
漫
畫
，
水
平
相
當
不
錯
。
翻
第
四
期
《
讀
書
人
》
，
竟
發
現
許
定
銘
的

《
淺
介
今
年
上
半
年
的
推
理
作
品
》
，
談
的
是
一
九
八
七
年
台
灣
出
版
的
日
本
推
理
小

說
單
行
本
，
此
文
一
直
沒
有
剪
存
，
偶
然
得
之
，
驚
喜
！

福州小吃吸引着四面八方
的遊客，在這麼多可口的美食
中，最讓人難忘的小吃就數福
州魚丸。它是用鰻魚、鯊魚或
淡水魚剁茸，加甘薯粉（澱粉
）攪拌均勻，再包以瘦肉或蝦

等餡製成的丸狀食物。
魚丸據說來源於秦朝：秦始皇好吃魚，但又十

分討厭魚刺，有好幾個廚師為之喪命。有一次，輪
到一位名廚為秦始皇做菜，他洗好魚後，想到自己
吉凶未卜，身家性命全繫在這條魚上，不由得怒火
中燒，順手用刀背狠狠地向魚砸去，魚砸爛了，魚
刺也露了出來。這時，太監來傳膳，他急中生智，
順手揀出魚刺，將砸得稀爛如泥的魚肉放進湯裡汆

丸子。秦始皇吃了丸子後，十分高興，便給它取了
個異常的名稱—— 「皇統無疆鳳珠汆」。後來，魚
丸從宮廷傳到了民間，稱為 「汆魚丸」，也就是魚
丸。

福州魚丸選料精細，製作考究，皮薄均勻，色
澤潔白晶亮，食之滑潤清脆，湯汁葷香不膩，味道
極美，故有 「沒有魚丸不成席之說」。福州習俗，
辦酒席，客人都要 「夾酒包」。過去 「酒包」中都
有魚丸，個頭有小孩子拳頭大， 「夾」回家，要切
成小塊分給大家吃。也有人愛吃無餡的小魚丸，專
門請人特製，其彈性非常強。回榕探親的僑胞，都
喜歡品嘗家鄉的魚丸。

福州魚丸做法如下：準備好一段鰻魚，豬肉碎
半盒，三十度左右溫水一鍋——這溫水非常重要。

先將魚肉切下來後，順着魚肉的紋路切成塊。魚丸
餡料，豬肉碎加少許醬油、雞精、鹽、生薑，攪拌
十分鐘就成餡了，然後攤一個小魚餅，放入少許餡
，盡量把餡包起來，再輕輕地將包好的魚丸放入溫
水中，它會自己成形，用大火煮待開後再加一次冷
水，再次沸騰的時候，加一些雞精調湯的味道，撒
上些葱花，一碗香氣四溢的魚丸就做好了。

據說，福州魚丸的得名來源於一個傳說：古時
候，有一位上京趕考的舉子路過福州某店就餐，店
主熱情的端出了福州魚丸，舉子品嘗了福州魚丸後
，頗覺味道極美，便題贈一詩： 「點點星斗布空稀
，玉露甘香遊客迷。南疆雖有千秋飲，難得七星沁
詩脾。」店主將詩掛在店堂上，賓客齊來品嘗。從
此生意興隆，小店日日春風。

上海《東方早報》六月三日報
道： 「 『給力』 、 『神馬』 、 『有
木有』 ……這些網絡語言一旦進入
高考作文，將會以錯別字扣分。二
○一○年上海語文高考閱卷中心組
負責人、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周宏

向今年高考的考生發出提醒。」
高考前夕的這一報道，使得高考作文能否使用網絡

語言迅即成為網上熱門話題，贊同者舉證的主要例子是
： 「給力」一詞曾於二○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現在《人
民日報》頭版標題中── 「江蘇給力 『文化強省』」。

六月四日，針對 「網上流傳上海將在今年的高考語
文作文中對網絡詞語 『格殺勿論』 」 ，周宏教授通過上
海《新民晚報》發表 「鄭重聲明」： 「無論是從語言發展
規律還是從時代發展的角度來看，高考作文中出現網絡
詞語都不應該被一概否定……一些已經廣為流傳並經過
主流媒體使用的網絡詞彙，如 『給力』 等，不應該被判
為錯別字，更不會出現一個就一律扣分。但一些僅僅在
網民中流傳使用的詞彙，傳播範圍有限，許多人包括閱
卷教師都不明其意，用在作文中就有可能被定為錯別字
而扣分，譬如 『醬紫（這樣子）』 、 『稀飯（喜歡）』
、 『雞凍（激動）』 、 『有木有（有沒有）』 等。」

其實，作為一個語文教師，周宏教授大可不必 「嚴
正聲明」，因為 「這些網絡語言一旦進入高考作文，將
會以錯別字扣分」這一說法本身是有法可依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三條明確 「國家推
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第十條規定： 「學校及其

他教育機構以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為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
用字。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
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使用的漢語文教材
，應當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和標準。」 顯然，
作為中學和大學教育相銜接的高考，對高考作文作出
「規範漢字」的要求是有法律依據的。

同樣明顯的是，和諸多既有法律法規常常為國人所
忽視一樣，在這場爭論中，在周宏教授的 「鄭重聲明」
中，乃至在前不久因新版《新華字典》未收 「給力」等
網絡熱詞引發的爭論中，已實施了十年有餘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同樣為國人所忽視。或
者可以說，《人民日報》的影響力已經淹沒了這一法律
的聲音──《人民日報》都 「給力」了，為什麼……

《人民日報》的地位的確舉足輕重，以至其任何的
細微舉動都有可能被視為 「風向標」。 「給力」上了
《人民日報》標題，就有人認為這 「體現出主流意識形
態對網絡文化和文字的兼容，是一種開明進步的表現」
，而此前對網絡語言避之唯恐不及的各地主流媒體一時
間也紛紛 「給力」起來，網絡熱詞不斷出現在醒目的標
題中……

筆者並不否認《人民日報》引入 「給力」的嘗試性
意義，也不否認此舉對 「給力」的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
響。但同時應該看到，《人民日報》並非 「規範漢字」
的職能部門（在這一點上，《新華字典》的編纂方和出
版方顯示了獨特的學術冷靜）。對於漢字的規範及其與
時俱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六
條是這樣表述的： 「國家頒布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

和標準，管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社會應用，支持國家
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促進國家通用語言文
字的規範、豐富和發展。」

《人民日報》本身並不承擔規範漢字的職責，國人
更沒有理由將其 「給力」的嘗試視為 「規範」；而過分
誇大《人民日報》 「給力」的嘗試作用，只會給人以
「凡是《人民日報》的用詞都是 『規範』 的」 印象（這

種 「凡是」，很容易使人而忘記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這是我們有過教訓的），只會給《人民日報
》的嘗試、創新和發展增加壓力——在某種意義上，
「給力」事件是在無視相關法律的情況下，將漢字規範

的重任壓在了《人民日報》身上。
報紙是人辦的，《人民日報》也是人辦的；是人都

會犯錯，人辦的報紙難免出錯，《人民日報》也不例外
。和共和國的歷史一樣，《人民日報》也不是一貫正確
的：放過 「衛星」，扣過 「帽子」，打過 「棍子」……
甚至在報人看來極為低級的錯誤也曾犯過。就在 「給力
」見報不久，《人民日報》誤將 「溫家寶」印作 「溫家
室」。

據說，溫總理後來親自打電話到報社說： 「 『寶』
和 『室』 兩個字非常相近，用五筆字形輸入法打字很容
易出現這樣的問題，千萬不要因為這件事處理任何人，
吸取教訓就行了。」

溫總理的話是在給《人民日報》同仁減壓，同時也
間接地告訴人們這樣一個其實極其淺顯的道理： 「知錯
即改遠比一貫正確可信可敬」 ──這也是《人民日報》
評論部新近一篇評論的標題。

高考即將開始，在此，筆者衷心希望周老師們以開
放的心態看待《人民日報》的 「給力」，在高考作文閱
卷時，以與時俱進的姿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通用語言文字法》 「規範漢字」，而不是僅僅給予 「給
力」網開一面。

二○一一年六月六日端午夜

小
時
候
看
過
一
部
電
影
，
忘
了
名
字
，
只
記
得
一
個
老

頭
帶
着
他
的
孫
女
翠
翠
，
在
一
條
風
景
如
畫
的
河
上
以
擺
渡

為
生
。
故
事
的
內
容
也
記
不
太
清
了
，
只
有
那
古
老
山
寨
、

獨
特
的
吊
腳
樓
和
潺
潺
的
流
水
聲
，
給
我
留
下
了
長
久
不
可

磨
滅
的
印
象
。
長
大
後
才
知
道
，
那
電
影
，
叫
《
邊
城
》
；

那
地
方
，
叫
鳳
凰
。

說
來
有
趣
，
抵
達
鳳
凰
才
不
長
時
間
，
我
就
彷
彿
推
開

了
一
扇
歷
史
的
大
門
，
踏
過
了
它
的
滄
桑
歲
月
。
是
不
是
特

別
美
麗
的
地
方
，
都
會
有
﹁此
處
方
一
日
，
世
上
已
千
年
﹂

的
感
覺
！
可
要
說
鳳
凰
，
從
哪
裡
開
始
呢
？

如
果
是
別
處
景
色
，
選
一
個
最
美
的
地
點
即
可
，
可
在

鳳
凰
卻
有
些
為
難
。
因
為
隨
便
哪
個
角
度
，
似
乎
都
是
一
幅

完
美
的
畫
卷
，
無
論
從
誰
開
始
，
都
有
些
厚
此
薄
彼
。

乾
脆
，
那
就
虹
橋
吧
！

黃
永
玉
這
麼
寫
虹
橋
：
﹁一
座
掛
滿
了
高
高
低
低
房
子

的
三
拱
橋
。
橋
上
依
然
一
條
街
肆
，
賣
粉
麵
糕
點
，
針
線
，

中
藥
材
，
年
節
用
的
紙
錢
神
供
、
繡
貨
、
衣
着
、
皮
貨
、
皮

鞋
，
過
路
伙
食
，
丹
膏
丸
散
，
老
鼠
跳
蚤
藥

。
﹂
今
天
的
虹
橋
，
自
然
已
不
是
昨
日
的
模

樣
。
橋
面
的
一
層
被
分
割
成
商
店
的
門
面
，

形
成
一
條
獨
特
的
街
市
，
賣
着
本
地
的
特
產

和
關
於
鳳
凰
的
書
籍
；
二
層
是
民
俗
文
化
樓

，
陳
列
着
許
多
民
間
的
珍
稀
工
藝
品
，
還
有

古
代
和
現
代
名
家
書
畫
，
都
與
鳳
凰
的
詩
、

鳳
凰
的
景
、
鳳
凰
的
風
物
有
關
。

從
橋
上
望
出
去
，
沱
江
蜿
蜒
曲
折
、
清

澈
明
亮
。
一
排
排
的
吊
腳
樓
，
參
差
不
齊
地

站
在
沱
江
兩
岸
，
木
柱

很
高
，
落
腳
在
岸
邊
的

石
頭
上
；
岸
上
闢
有
幾

處
青
石
板
鋪
設
的
碼
頭

，
拉
客
的
遊
船
便
在
此

停
泊
，
船
頭
站
着
的
撐

船
的
艄
公
，
見
了
遊
客

，
也
不
多
問
，
只
是
自
顧
自
地
忙
着
手
裡
的

活
計
；
不
遠
處
停
泊
着
幾
艘
畫
舫
，
身
着
苗

家
服
飾
的
女
子
立
於
其
中
，
向
着
遊
船
上
的

人
們
唱
起
了
民
歌
；
石
階
上
蹲
了
幾
個
洗
衣

的
女
子
，
使
勁
地
用
木
槌
捶
洗
着
衣
裳
，

﹁邦
、
邦
﹂
，
﹁邦
、
邦
﹂
，
一
下
，
又
一

下
，
古
老
而
又
熟
悉
；
一
條
跟
隨
而
來
的
黃

狗
，
俯
卧
在
碼
頭
上
開
始
享
受
溫
暖
的
陽
光

，
直
到
主
人
起
身
離
去
都
渾
然
不
覺
；
河
邊

上
，
幾
個
寫
生
的
，
支
起
畫
板
，
席
地
而
坐

，
許
久
都
沒
有
動
筆
，
大
概
已
被
這
人
天
交
融
的
民
俗
山
水

畫
卷
，
被
這
鳳
凰
版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深
深
迷
醉
了
。

身
處
鳳
凰
的
山
、
鳳
凰
的
水
、
鳳
凰
的
街
道
，
你
會
感

覺
到
它
的
每
一
座
、
每
一
條
、
每
一
段
，
彷
彿
都
寫
滿
了
空

靈
、
古
樸
和
厚
重
。

無
論
你
怎
樣
用
力
地
踏
過
，
鳳
凰
總
以
那
種
特
有
的
素

色
和
不
問
世
事
的
態
度
，
保
持
着
它
的
雍
容
、
高
貴
和
典

雅
。

如
果
你
是
第
一
次
來
湘
西
，
在
走
過
了
一
條
兩
車
交
錯

都
非
常
困
難
的
窄
路
，
經
歷
了
一
番
不
勝
其
煩
的
顛
簸
之
後

，
看
到
大
山
深
處
竟
然
還
藏
有
鳳
凰
這
麼
一
個
古
色
古
香
的

地
方
，
你
就
只
剩
下
驚
愕
和
詫
異
了
。

沈
從
文
在
《
湘
行
散
記
》
中
，
曾
給
他
身
為
名
門
閨
秀

的
夫
人
張
兆
和
寫
道
：
﹁三
三
，
這
地
方
和
你
一
樣
，
太
溫

柔
了
。
﹂
一
個
在
中
國
生
活
了
將
近
六
十
年
的
新
西
蘭
作
家

路
易
．
艾
黎
說
過
：
﹁中
國
有
兩
個
最
美
的
小
城
，
一
個
是

福
建
長
汀
，
另
一
個
就
是
湖
南
鳳
凰
。
﹂

香
港
《
讀
書
人
》

許
定
銘

記
住
那
一
頁

言
子
善

高考作文與網絡新詞
虞非子

福
州
魚
丸

李
玉
林

魅力鳳凰 許 陽

我
們
可
以
做
﹁揚
州
八
怪
﹂

何

貝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六

初
夏
一
景

（
攝
於
西
湖
）
楊
芳
菲

勿讓我看見你的尷尬 姜欽峰


